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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退人数：1亿2538万





	  自愿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中共通过胁迫国民党抗日，消耗其军队，从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对内掠夺、镇压、集权、洗脑，对外丧权辱国。 


中共历史教科书记载，中共当时于1946年前后，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国民党1、废除一党专制2、军队国家化。现在这两点“它”自己都做不到，真是莫大的讽刺！！今日宣布断绝与恶党的组织联系。（洪猛）


本人郑重声明：在被动的情况下从幼年时期入团到参加工作后入党，自己一直没有认识到邪党对我的毒害，生命已走到尽头才知道自己一直作了错误的选择，我不愿再受恶党的毒害，要为自己选择有希望的未来，现郑重声明本人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高原）














【明慧网】除了共产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要求人在加入时发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它。这种党旗下的宣誓意味着什么？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都要举起右手发毒誓，表明甘愿为共产党献身。随着誓言的发出，在宣誓者的右手上或是额头就被印上了一个“兽记”（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选择，也是其还能否得到神救度的见证。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要避过这场预言中的淘汰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声明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随着退出声明的发出，兽记就被抹去了！现在上天正在给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是抛弃邪恶、选择光明，还是做邪党的替罪羊、随着邪党毁灭。


这的确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啊！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中共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八千万中国人，已经恶贯满盈，天灭中共在即。因为人们在加入党、团、队时，面对血旗向天发了毒誓，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现在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至今已有一亿二千五百多万中国人顺应天意，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明慧记者王英报道）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这份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克里斯·史密斯发起的信件指出：在美国国会做证的证人说，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议员们要求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在中国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一百零六位议员在信中写道：


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进步之一。按照道德标准操作，器官移植可以挽救而且已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通常，对器官的需求大于供给。在一些国家，对移植器官的需求已经导致器官黑市的出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生越来越关注在国外发生的不道德的获取器官的途径，以及滥用器官移植的行径。这些行径在中国尤其严重。这些严重的指控表明，难以想象的侵犯人权的行径已经在中国发生。中国医生王国奇（译音）二零零一年在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做证时说，他曾在中国从死刑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从那时起，其他证人也在国会做证，包括今年九月十二日的做证。证人指称“中共从有信仰的人和从政治异议人士身上摘取器官”，就是说中国的医院和医生强制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今年二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据称，王立军本人参与了这些可怕的活体摘取器官的行径。在美国领事馆，王立军可能已经供出了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恶行。


因此，我们要求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三退声明精选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近期酷刑“转化”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以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为了迎合中共邪党十八大召开，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加紧迫害，专门成立“攻坚办”运用残酷手段强制“转化”。据悉迫害持续至今，赵国兴等多名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受折磨。 


公主岭监狱各监区大队长教导员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层层管包责任制，三到五名犯人包夹一名法轮功学员，全监狱抽调十八名犯人，对于不愿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强迫洗脑，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控一举一动，并恐吓威胁，动用包夹、打骂、罚站、电击、关押小号、坐板，穿约束服，死人床等一系列残忍手段。 


法轮功学员赵国兴（吉林市）被固定死人床，后又穿约束服，每天三顿半碗糊涂粥，控制大小便。受此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付洪伟（舒兰），杨春满（永吉），杨福田。 


法轮功学员郑立军（汪清）、王文元（龙井）、张文栋（磐石）等每天被逼坐板，从早晨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所谓坐板就是坐在一个高不足二十厘米，宽不足六厘米的板条子上。 


目前，上述迫害仍然继续着，还有多名不知姓氏法轮功学员遭受同样迫害，请各界给予关注。


四平监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洪军


二零一二年七、八月间，四平监狱利用犯人酷刑迫害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徐洪军，致使徐洪军耳聋。两个月后还嗡嗡作响。监狱在此期间拖延徐洪军和家人通电话。 


徐洪军非法刑期四年半，于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期。监狱方面告诉家人，到期要把徐洪军交给当地六一零。


 梨树县柳静平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


柳静平家住梨树县孤家子镇，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梨树镇打工。在九月二十八日，柳静平遭四平、梨树、孤家子恶警绑架。 


柳静平曾经两次去北京上访为大法鸣冤，证实大法好，上访中因不报姓名，被北京恶警毒打，造成脑袋打出三寸长的大口子，缝了七、八针，牙齿被打掉一排，手掌打裂，缝了二、三针。回到家时，鲜血凝固，使贴身上衣粘在身上脱不下来。这样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如今又被绑架进了看守所。每到“敏感日”，邪恶警察、六一零、国保便衣就秘密监视、跟踪法轮功学员柳静平。九九年七二零后，柳静平曾二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绑架到看守所，多次被刑拘。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联名信发起者：罗伯特·安德鲁斯（左图）和克里斯•史密斯（右图）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见上图藏字石风景区门票)，天灭中共，天意不可违。◇





“你们是最让人放心的群体”


——我和北京律师的故事








用海外信箱给� HYPERLINK "mailto:freeget.ip@gmail.com"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minghui.org。


请下载自由门、无界等软件，更方便可靠。    

















我和北京律师的故事起源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因为父亲和妹妹于二零零八年被中共所谓的公检法司迫害。


我曾找过当地律师，他们都显示出很为难，虽然知道法轮功是冤枉的，也不敢替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于是我想到了请正义律师（主要是北京律师）为父亲和妹妹做无罪辩护。以前曾看过一些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报道，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性揭示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中共害怕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原因吧。


北京律师陆续地来了，我一一地接待他们，安排他们的住宿和饮食，和他们探讨案情，陪同他们去会见父亲和妹妹，去法院办手续和复印起诉书等。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中共的迫害手段非常了解，甚至亲历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讯逼供迫害致死的案例，所以对过程中出现的阻挠和干扰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时地提醒我注意安全，怕中共会因我请他们为父亲和妹妹做无罪辩护而遭迫害。


在开庭审理的当天，法庭内外遍布警察和便衣，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未被允许进入旁听，虽然表面上这是一个公开审理的案件，而我虽进入了法庭，却被贴身监控。律师的辩护句句切中要害，使在场的不管是法警还是中共派来监视和凑数的旁听人员都感受到了迫害的荒唐，法官害怕得不时地打断，该出示的证据都未出示，法庭审理的程序都未按正常程序走，就匆匆地结束了所谓的庭审。


走出法庭，律师们又该奔赴另一个城市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了，他们每个人都接了不少法轮功冤案和其他维权民众的案子。


我曾经问过北京律师，为何别的律师都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而他们敢接？得到的回答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完全违法的，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坚持真理的勇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对一个群体的迫害，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能受到同样的迫害，已经有非法轮功学员被当作法轮功学员来迫害的案例。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正当权利也是维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我把律师费交给律师们时，他们几乎数都不数，在我一再要求他们点一下钱数，看看有什么差错时，他们认真地对我说：“不用，我们接触过很多群体，你们法轮功群体是最让人放心的一个群体。”（文／和乐）◇














 


























